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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墨林：学习不能靠“营养液”浇灌
“别拿‘长江’‘杰青’当封号。”前几年，

因为“犀利”的言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
大学教授葛墨林一度有点“火”。 尽管语出
惊人、观点辛辣，但私下里，这位著作等身
的院士却是幽默低调、可亲可敬的长者，他
不仅在高等教育领域建树很广， 还对基础
教育有浓厚的兴趣。在一些学校做讲座时，
他直言不讳：“学生学习的主导权在自己，
教师只是帮助学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于现在中小学教育中的灌输式教育，我
提出反对。 ”

为什么这么反对灌输式教育， 为什么
屡屡“直言”？ 日前，记者走近葛墨林，听他
讲述自己的教育观。

求学到兰大，只为“向科学进军”

1956 年，葛墨林从北京十三中（原辅
仁男中）高中毕业，一心想学核物理的他特
别想报考清华的工程物理系。 没想到，一
夜之间他却改了主意。

想起当时的情景，葛墨林仍历历在目。
“学校老师找到我，说国家计划要加强兰州
大学核物理系的力量，想从北京、上海等地
选派一批优秀学生报考，以壮大国防事业，
为国家储备人才。 我积极响应号召， 二话
没说就报考了。 ”

可是，到了兰州大学，葛墨林却受到了
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 怀着报国之志欢天
喜地来到学校， 迎来的却不是自己钟爱的
核物理专业。 “事后多年才知道，我的档案
里被放错了材料， 说有亲属在境外。 这样
的学生怎能够格学核技术呢？ ” 葛墨林当
时未免有些失落。

既来之，则安之。 从北京到了兰州，葛
墨林静下心来学习。 在他的记忆中， 虽然
专业是理论物理，上课地点非常偏僻，晚上
时而还有狼出没，但在导师的严格教育下，
他还是学得比较顺利。

但如许多同龄人一样， 葛墨林求学时
也经历了一段下放劳动的岁月： 白天挑土
挖地，掏化粪池，烧锅炉。 印象最深的是当
年自己的老师段一士在前面拉车， 葛墨林
就在后面推， 学校里最团结的一对师徒就
这么出现了。

尽管遇到了许多的困难甚至是不公的
待遇， 但葛墨林内心练就了坚忍的性格，而
且有一种对学问的执着支撑着他。 即使是在
几十年后的今天， 葛墨林还是深有感触地
说：“我们常常白天劳动，晚上用窗帘把窗户
挡起来，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做研究。 做理论
物理的不接触外边的资料不行，但搞得不好
又怕被扣帽子。 ”

“面对生活的压力，有些人会选择放弃。

您为什么还如此钟情于学问？ ”记者忍不住
问道。

葛墨林坦然一笑：“无论在哪里， 无论
是什么样的条件， 做科研的不能离开自己
的研究。只有回到自己所喜欢的领域，才有
一股内心的宁静。 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做
学问，直到现在，晚上一两点睡觉、早上六
七点起床都是常事儿。 ”

虽然那段日子很苦，但葛墨林至今仍存
感激之情。他说：“兰大的学生有一股子劲儿，
不浮躁， 不与世相争， 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去
做。 做到什么程度都觉得知足，老老实实，不
浮夸、不急躁，沉得住气。 ”在葛墨林身上，我
们能够看到他这样的风格和“兰州品”。

相遇大师，求得学问寻真经

如果说， 兰大的学风为葛墨林培养了
脚踏实地、做事沉稳的好品格，那么，与杨
振宁、陈省身大师的相遇，则为他后来当老
师、做学问奠定了好的基础。

“我这一生与其他同龄人相比，幸运得
多。 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遇到一个好
老师，而我在上学期间就遇到了段一士，后
来又幸运地遇到了杨振宁， 还能在他的亲
自指导下做研究、 推荐我到陈省身数学研
究所工作，真是幸之又幸。”谈到这些，葛墨
林眼里泛出幸福的泪花。

回忆起与杨振宁的交往，葛墨林非常兴
奋：“是他教会我从事科研要时刻站在学科前
沿，对学科领域要有一种洞察力、敏感度。 ”

葛墨林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杨振宁的情
景。 那是 1972年，听说杨振宁要在北京做演
讲，葛墨林兴奋不已，连夜从兰州往北京赶。
这次演讲，葛墨林被这位睿智而机敏的科学
家折服了。 而促成葛墨林与杨振宁相见的，
是他与导师合作的一篇论文引起了杨振宁
的关注，为此，杨振宁专程来到兰州大学。 正
是这样的机缘，1980年葛墨林接受杨振宁的
邀请到美国的研究所做研究。 从此，一扇更
为广阔的学术之门向葛墨林开启。

谈及对杨振宁的印象， 葛墨林脱口而
出：“眼光独到，创新性强，令我佩服。 ”

跟着杨振宁做研究， 葛墨林坦言很辛
苦：“他更多关注的是做什么， 然后才是怎
么做。 ”这对学生来说，就要求必须具备扎
实的理论功底和悟性， 尤其是对学科前沿
的敏感度。葛墨林永远记得，在杨振宁美国
的家中有个大抽屉， 里边有不少用夹子夹
起来的大纸片， 经常有学生到家里来向他
提出问题。每每这时，杨振宁都会把那些夹
子拎出来， 对症下药拿出手算稿与学生研
讨。如果学生不找他，杨振宁也不会过于主
动地与学生沟通问题的解决办法。

“或许，这就是大师的独到之处吧。”葛
墨林笑着说。

而今，葛墨林乐意把自己从别处受益的
东西全部传递给学生。 有不少学生问葛墨林
科研成功的秘诀，他一般会给出三点建议：一
是兴趣形成勤奋，只有对一件事感兴趣，才会
勤奋地去学习、去研究。 二是要不断提高悟
性，勤奋并不代表一个人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悟性才是最重要的，而悟性就是要不断地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有深入思考的能力。 三
是机遇。 小事不计较，转折点一定要选好。

葛墨林在南开大学培养了一批研究
生， 他们现在活跃于中国物理学界。 责任
感强，工作勤奋，学风严谨，是人们对“葛门
学子”的印象。

如今，面对教学科研中一些“工业化生
产”“批量化模式” 的弊端， 葛墨林十分痛
心。 他敢于直言， 希望正人先正己：“我坚
持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方式， 培养他们的个

性， 以及对科学的敏感度。 我的学生不搞
‘流水线生产’，一定是基于自己的兴趣，就
像在游泳池里， 让他们随着灵感去游才能
学会游泳。教师所起的作用，就是适时提醒
他们水深水浅，帮他们把好方向！ ”

学生是学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

1985 年，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创办了数
学研究所。在杨振宁的力荐下，葛墨林进入
南开大学工作。

而与陈省身的一次聊天， 让葛墨林终
身难忘。

那是一次聊人才培养， 正当葛墨林说
得起劲儿时，陈省身打断他说：“墨林，我觉
得‘培养’这个提法不妥，有点像培养干部。
你以为学生是根苗， 想把他弄成什么就是
什么？ 为什么要给学生考虑得那么细呢？ ”

当葛墨林听得云里雾里时， 陈省身点

拨道：“每个学生都有个性， 如果一味地强
迫学生这样做、那样做，效果反倒不好。 我
觉得学生是学出来的，好学生不用教，差学
生教也没用。 ”

葛墨林幡然醒悟，学习是学生主动求知
的结果，而不是用“营养液”浇灌出来的，学校
和教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一个自由发展的
空间，让他们在一个大的框架里自由发挥。

“主动性最重要，一个人如果是被强迫
学习，那么学习的效果也不会太好。 ”葛墨
林说。 他始终相信，作为学生，首先要明白
学习乃自己分内之事， 教师的作用是适时
点拨，不让他们走太多弯路。

葛墨林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 有些学生已经成为国内外有影响
的领军人物。

“您是如何促进学生学习的？ ”在许多
场合，葛墨林被问及到这个话题。

葛墨林说， 我反复告诫学子们：“要多
提问，然后一步一步追问下去，一定要有问
题意识。”每堂课讲完，做完实验，葛墨林都
要求学生能提出问题。 “通过提问养成习
惯：不是讲故事，而是要很简短地提问。”葛
墨林坦言， 大学生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可能
提出的问题会很幼稚，这不要紧，慢慢地形
成习惯后，就能提出高水平的问题了。

葛墨林还表示，不仅要学会提问，而且还
要学会正确对待别人的不同意见。“多数人提
问是善意的，作为研究者，要善于从批评意见
中学习东西。多了一个老师，何乐而不为呢？”

发现问题不容易， 提出解决问题的办
法更不易。比这些更可贵的是，葛墨林还敢
于将这些问题和办法在大众场合说出来。
“只要有益于研究，有益于人才培养，我不
怕得罪人，不迷信权威。 ”葛墨林扶了一下
黑框眼镜，笑着说道。

这个血液里有着大西北味道的院士，正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正义感，才敢
于在各种场合发表犀利的真知灼见。 针对长
期以来科研评价体系过于单一、评价活动过
于频繁、唯论文化、唯 SCI 指标的倾向，他也
敢于抨击：“这个时代该终结了。 评价体系既
要重基础研究更要重成果应用，科学研究既
要基于兴趣看重个人自由式探索，也要切中
国家需求进行协同创新。 ”

在别人看来，物理艰涩难懂，但葛墨林
却一直强调：“物理是有血有肉的学科，决
不能教成‘八股文’。 一定要把各个知识点
的‘隔板’拆开并去掉，发现学科知识带给
科技、生活的魅力。 ”

干了一辈子物理，这位老人直言自己就
是喜欢，愿意为之奋斗，而他对后辈的期望
是：“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是最重要的。
有了兴趣，再多的困难都会想出办法解决。 ”

我的教育人生

每所学校都会举办教育活动，诸如艺
术节、体育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这
些都是学校教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
分。 但是，这其中许多很有意义的活动却
偏离了轨道。

过于讲究形式。 如学校体育节的开幕
式， 许多学校都组织了极其丰富的入场
式，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 这对参与其中
的孩子而言，可能是很难忘的一天。 问题
是， 节目的背后到底花了师生多少时间？
曾有学校在开完运动会后，有教师在微信
圈里吐嘈：“3 个月来没有好好睡过觉”。这
说起来或许有点夸张，但不可否认，为了
体育节开幕式的瞬间，全校师生付出了大
量心血。 师生的时间本身也是资源，资源
都有一个恒量，这里投入多了，就意味着
别的地方投入少了。 有时候我们想想，一
个运动会，为什么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
力来准备呢？

过于提倡竞争。 如学校举办艺术节，
每个班出节目，为了获取奖牌，许多时候
家长也介入其中，请家教、做服装，动不动
就花许多钱。 我曾经听说，某学校为了让
集体舞蹈节目获奖，不惜花十几万重金请
省内名师量身打造。 如科技节活动，小发
明、小制作比赛作品一个比一个技术含量
高，有个公开的秘密是，这些获奖的作品
是孩子做不出来的，其背后实际上是家长
实力的比拼。

迎合领导。 令我们司空见惯的是，举办

大型活动时学生集中在大操场，台上领导一
片，忙着致辞、发表讲话。 学生可并不喜欢，
打打闹闹不断。 曾有媒体报道，某校在大操
场请领导做重要讲话，全校学生在烈日下站
了半个小时。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这或许与社
会文化渊源有关。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官
本位意识、竞争文化盛行，学校做活动喜
欢讲排场，比较在意邀请何方领导出场。

这样的活动，有效果吗？有意义吗？在
我看来， 从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出发，办
活动应有这样一些理念：

教育活动要以生为本，“学生第一”。
“生本”，不只是以学生群体为本，而是要
关注每一个学生个体。 组织教育活动，往
往最先受益的是特长生。 让特长生展示技
能未尝不可，但关爱全体更重要。 面向全
体，是教育的基本原则。 我先后在三所学
校任校长， 特别强调教育活动应全员参
与。 有一次，学校组织朗诵活动，分段集中
演出。 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孩子，家长说孩
子有心理障碍， 最好不让他参加这次活
动，怕上台紧张。 我说服家长要利用这次
机会让孩子接受锻炼，尽管表演当天孩子
很紧张，影响到节目的精彩，但我很高兴。
因为，这个孩子能上台，我们也收获了另
一个精彩。

教育活动要课程化，克服运动式倾向。
比如，我们学校在传统的读书节、科技节、
体育节、艺术节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学节、

英语节、 演讲节等， 整合成系列化活动课
程。 以往， 学校的文化节都要等教育局发
文， 主要工作无非是选拔特长生参加教育
局组织的比赛。 整合成校园文化节活动课
程后，学校每月固定一个主题，避免了行政
化倾向；倡导普惠理念，所有学生都要参与
活动， 避免了以选拔比赛代替全员活动的
功利性。

组织教育活动要有资源意识，以朴素理
念办教育。 我在温州建设小学任总校长时，
提出“朴素办教育”的理念。 如艺术节，要变
节目演出为节目展示， 班级之间不排名，提
倡孩子们出演节目时只穿校服不化妆。如校
园文化节，全部流程由学生完成，连宣布开
幕的任务也由学生承担。 从节目的形式上
看，好像质量降低了许多，但丝毫没有影响
孩子们参与的热情。这种改革受到教师的广
泛好评，主要是节约了教师的精力，特别是
明显缓解了班主任的压力。

我觉得，追求教育活动的节目和形式
的精彩，是不良风气。 且看那微信圈晒出
的一台台精彩的童子戏，仿佛有艺不压人
誓不罢休的态势。 实际上，朴素的东西才
是最美的。 教育活动的美，美在是否尊重
了孩子的天性、人性、灵性，美在是否引导
了孩子的习惯、情商、思维等核心素养，绝
不在节目有多精彩，活动有什么级别的领
导参加。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学
校校长）

名家专栏

□陈钱林

教育活动，朴素才是美
教育活动的美，不在奢华，而在朴素。美体现在是否尊重了孩子的天性、人性、灵性，体现在是否引导了

孩子的习惯、情商、思维等核心素养，绝不在于节目有多精彩，活动有多高规格的领导参加。

观点

好的教育是好的师生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翟小宁

在 2015 年全国基础教育发展论坛上发
言指出 好的教育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好
的师生关系。 这个关系是教育特别重要
的要素。 马克思说，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 教育也是这样。 用任何
一种方式疏远了、隔离了人与人的交流，
这与教育是相悖的。

“互联网+”教育时代，我们要坚守
的是什么？ 一方面要适应“互联网+”时
代的发展，要引领这个潮流发展，要与时
俱进，同时要回归教育本质，不断追寻教
育的本质。 教师是什么？ 教师是学生学
习的榜样，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
教师要尊重互联网发展的规律， 尊重教
育教学的规律，尊重学习的规律，尊重学
校管理的规律。 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信
息， 而教师是让学生学习的现实教材。
爱、关心、气质和人格魅力等等，可以替
代千言万语，甚至一个眼神都很重要。

整齐不是唯一答案
刘阳在《人民日报》撰文 一个民族

的语言、文字和文学中，蕴藏的不仅是作
为技巧的语言文字本身， 而且是一个民
族血脉中内在的文化精神密码。

所以， 教育绝不应只是识字造句、背
诵默写，应该追求的是培养学生通过语言
文字进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途径，从中发
现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内在魅力，以此养成
健康的人格，并激发出活跃的创造性和批
判性。 所以，教育不能囿于课堂上学科本
身， 更是关于民族人才培养更续的学问，
必须允许学生有不同标准的答案。

“生本”，不只是

以学生群体为本，而

是要关注每一个学

生个体。

组织教育活动

要有资源意识，以朴

素理念办教育。

□本报记者 吴绍芬

葛墨林， 物理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 1938 年生
于北京，现任南开大学陈省
身数学所教授 、 博士生导
师， 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
致力于杨振宁·巴克斯特方
程等理论物理研究，在国际
上具有较大影响。

学习是学生主动求知的结果，而不是用“营养液”浇灌出来的，学校和教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学生学习犹
如“游泳”，教师适时提醒他们水深水浅把好方向即可。


